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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众多科技馆在展厅内设立面向公众开放实验室的种做法与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融合的趋势相契合，对尚待破题的“如何更有效地将科研与科普紧密结合”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因此，以日本科学未来馆驻馆科研项目为研究对象，对项目设置背景、申报、入选特征和成效等方面展开基本梳理与归纳，总结得出其主要两大经验做法分别为采用自下而上的实验室建设协同模式和基于实验室功能拓展的路径设计，形成多方合作的横向合作关系网络和科学传播网络，并通过科学教育、传播和创新层面的功能拓展营造全民参与科技创新的文化氛围。由此结合我国情境讨论设立驻馆科研项目的可借鉴性，提出争取更多资源设立科普科研融合实验室项目、协同推进多方合作平台建设、完善科普科研融合项目评估机制等策略，为发展和全面提升依托实验室开展科普活动效果提供借鉴。
关键词：科研；实验室；科普；科技馆；驻馆科研项目；科研科普融合；日本科学未来馆
中图分类号：G245；G315；G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注意根据修缮完毕的中文摘要修改英文摘要，一一对应翻译】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Laboratory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Science Popularization: Taking the Miraikan-The National Museum of Emerging Science and Innovation as an Example
Mo Xiaodan, Huo Feifei, Ma Yugang
(China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 Beijing 100101, China)
[bookmark: OLE_LINK3][bookmark: OLE_LINK4]Abstract: Many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useums have adopted the practice of setting up open laboratories for the public in their exhibition halls,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trend of integrating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o inspire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the problem of effectively combining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analysis focused on the resident research projects of Miraikan - The National Museum of Emerging Science and Innovation by examining their background, recruitment, selection, and effectiveness. The conclusion drawn is that the two main experiences contributing to the success of these projects are the bottom-up collaborative model of laboratory construction and the design of paths based on the expansion of the laboratory functions. These experiences have led to the formation of a horizontal network of multi-party cooperation and science dissemination network, as well as a network of science education, dissemination, and innovation through the functionality of the laboratory's education, dissemination, and innovation levels. The functions of science education have been expanded to create a cultural atmosphere of universal participation i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through dissemination and innovation. The discussion focused on the feasibility of establishing a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na. The proposal suggests strategies for acquiring additional resources to establish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fusion laboratory program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multi-party cooperation platforms, and refining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fusion programs. The aim is to provide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ctivities based on laborat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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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科普工作，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提出科普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性工作【国家有关大政方针等政策法规文件如无特别需要，通常不作为学术参考文献引注】。在此背景下，科技馆作为科普核心阵地更有用武之地。其中，科技馆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为科学实验类科普活动提供了适宜的场所，既可丰富和拓展科技馆的展览教育内容，也为促进科研与科普深度融合提供了重要工具和手段。通过设计、实施和分析实验结果，公众可以在科研真实情境中培养问题意识，提高解决问题和主动探究的能力，增强了公众与科技之间的互动与共鸣[1]【请取消用超链接/尾注的形式标示文献序号，直接在引文右上方标引对应的文献序号[1][2][3]……全文一一修改】。从科技馆实验室建设的角度，韩俊[2]认为科技馆建设开放实验室是对展览的补充和延伸；聂海林[3]提出建设研究级科学实践平台，将科技馆实验室设为科研与科普并行的开放空间；梅尔等[4]认为高校将科研实验室搬入科技博物馆可以更广泛地传播科学研究结果；郭朝晖[5]提出从课程活动资源、学习者、实验室员工、服务支持等多个方面进行实验室科普服务评估。另一方面，基于科研团队参与科普的模式正在从基于任务的被动式传播转变为基于责任的主动式传播[6]，王大鹏等[7]更是强调了支持科研人员提高科普意识和科普能力的重要性。从广泛吸纳科研人员积极参与内容创作、科学传播的角度，齐昆鹏等[8]通过梳理国外主要科学资助机构在推动科研人员参与科学传播方面的举措，提出应加强多元主体合作、支持与激励科研人员参与科普的措施；袁汝兵等[9]从人力、物力、财力、信息资源分析科研与科普的直接融合、间接融合模式，如基于专业科普机构对有关科研成果实施科普转化，为科研机构及科研人员参与科普工作提供便利和支持。
放眼国际，众多科技馆在展厅内设立面向公众开放的实验室，这种做法与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融合的趋势相契合。如，德意志博物馆开展“接触纳米”项目，建立玻璃橱窗式的纳米研究员展示区，让观众可以直接感受生活中的纳米科技；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达尔文中心、美国旧金山探索馆“显微成像站”展区等也有类似做法，让公众可以透过玻璃墙观摩科研人员工作，也有机会参加开放实验室导览活动，“零距离”接触科研设备，与科研人员现场交流。此外，柏林自然博物馆利用藏品组织面向公众的讲座、沙龙、讨论会等，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前沿科技[10]；美国波士顿科学博物馆在儿童展厅开辟专门区域，科研人员利用这一区域将观众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数据采集[11]；日本科学未来馆也建立了面向公众开放的实验室项目，通过设立科研与科普融合的研究课题吸引其国内一流高校、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参与研究工作，并注重科学传播过程中科研人员与公众的交流。
尽管科技馆实验室的发展已取得一定进展，然而在实验室的建设中如何更有效地将科研与科普紧密结合尚待破题。与我国相似，日本政府也高度重视科学传播，认为通过科学传播可以加深民众对科学的理解和支持[12]。日本对科技馆实验室的探索起步较早，经过20年的发展已形成较为成熟、完善的科技馆实验室运作体系，成为兼具科研与科普功能的典范。本研究将以日本科学未来馆面向公众开放的实验室项目作为典型案例展开分析，提炼协同打造科研与科普融合的科技馆实验室模式措施，并结合我国情境讨论可行策略，以期为我国科技馆实验室建设的科普实践提供启示和借鉴。
2  日本科学未来馆实验室项目概览
日本科学未来馆由日本官方推进科普的机构之一——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设立，服务于基础研究、高新技术研究和应用开发研究。其建馆理念是“以科学的观点来理解我们现今世界发生的事情，思考今后应创造一个怎样未来的交流场所”。为实现这一目标，在建馆之初，该馆就规划了专门的空间用于实验室建设，以设立科研项目的方式邀请科研人员入驻，开展科学研究并与场馆工作人员共同策划科普活动，及时向公众展示该国前沿科技研究进展与成果；同时，鼓励公众参与研究活动，既帮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也可以帮助科研人员更好地了解公众的需求和反馈。这种双向的交流有助于促进科研的深入发展，提高研究质量和水平。本研究将这种方式表述为“驻馆科研项目”。
2.1  项目设置背景
日本政府在1958年第一版《科学技术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中首次提出科学技术普及。2004年发布的《白皮书》明确提出科研人员与公众双向沟通、平等对话的重要性，旨在取得公众的理解、信任与支持[13]。在此背景下，驻馆科研项目成为落实日本科技立国战略及对科学传播政策的积极响应。2016年，日本提出建设“超智能社会——社会5.0”的目标，强调科技创新应更好地为社会需求服务。2020年的《白皮书》提出加强科研人员与普通公众之间的沟通，为共同思考、分享和合作创造空间。作为科研人员与公众互动的开放平台，日本科学未来馆开放实验室提供了前沿科技的创新场所。2021年的《白皮书》进一步提出将科技馆作为日本科技交流活动的核心基地，组织包括科研院所、学校、社会组织等各方在科技馆展开对话与合作，向政策制定者提供科学建议，以增进公众在政策制定与实施中的参与[14]。驻馆科研项目围绕科技所引发的社会问题，组织科研人员与公众对话交流，促进共同思考、传递科学观点，营造科研人员与公众共创共享的良好氛围[15]。这种科研与科普相结合的实践为促进科技与社会的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思路和经验。
2.2  项目申报指南要求、评审流程与管理
驻馆科研项目申请人需已获得日本政府资助的公共科研经费，优先资助具有科普任务的科研项目；申请人需在日本境内从事科研工作，且入驻期间需有足够的经费保证实验室的正常运转；申报的科研项目执行期不超过6年[16]。申请人需要提交包括研究大纲、设施使用计划和科普活动设计方案等内容的申报书，由日本科学未来馆组建的指导委员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遴选，要求提交的项目方案主要内容包括项目的科学意义、学术价值、应用前景、商业运作模式等，实验室设备规范运行、安全管理的一整套管理制度，以及科普活动的目的、内容、数量和质量、可行性与可控性评估等方面。
驻馆科研项目采用“计划－执行－检查－决策”（PDCA）的闭环管理模式，在充分尊重科研人员自主性的前提下，通过事后监督来确保整个项目在科研与科普融合中的高效实施与持续发展。项目的工作重点、预期成果、绩效指标和产出均有明确设定，在项目的计划阶段就强调科研人员每年至少要组织6次科普活动[17]【补标引著录上述数据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请参照国家标准GB T 7714-2015《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著录】，包括实验室参观、讲座、对话、科学表演等，并以书面形式向日本科学未来馆提交年度报告，说明项目实施阶段科普活动的定量和定性要求。此外，科研人员还需向日本科学未来馆的官网提供项目介绍、活动信息等，并配合相关主题展览开展科普活动，构成了项目的执行阶段。驻馆科研项目通过设计可计量的预期成果和产出，对科研和科普工作进行成效评价，作为检查的环节，从而保证项目实施具有可衡量性、可比较性和可延续性，最终为决策提供坚实的依据。
2.3 入选项目主要特征
总体而言，过去20年来，日本科学未来馆共组织实施了24项驻馆科研项目，其中来自东京大学、日本产业技术综合研究所、庆应义塾大学的项目位居前3位，共有15个科研项目成功立项，展现了驻馆科研项目择优的策略[18]。上述机构均是日本国内数一数二的学术型大学和研究机构，科研实力积淀深厚，拥有数量庞大的一线科研人员，与企业、政府、其他组织的合作密切，产学研协同创新能力强，具备开展前沿科技科普工作的资源、人力条件。因此，吸引来自一流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在日本科学未来馆开展科普活动是项目能够取得预期效果的先决条件。以东京大学成功立项的项目为例，能源、新材料、环境和医学等重点研究领域中与社会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学科获得立项的比例最高，反映出驻馆科研项目以应用为导向的策略，强调科技成果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效用。此外，驻馆科研项目也紧跟科学热点事件和社会热点问题，深入洞察公众需求，回应公众关切，体现以用户需求为中心。科研人员结合自己所在领域探讨关乎公众切身利益的科技问题，思考前沿科技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科普工作的出发点和需要首要考虑的因素。
2023年，驻馆科研项目以日本科学未来馆的“愿景2030”为引导，以思考人类未来发展为主线，以四个主题“人类生活”“智能社会”“地球生态”“挑战未知”为切入点，（食品、健康、医疗等）【食品、健康、医疗等不属于生活方式】，鼓励科研人员围绕多样性和包容性、饮食、健康、医疗；人工智能、智慧城市、物联网、数字社会；能源资源、气候变化、灾害风险、生物多样性、太空以及深海等领域策划开发实施展览教育活动[19]。在项目的目标设定上，一以贯之地致力于汇集不同领域的科研人员，为各个领域创造新的解决方案，将驻馆项目打造成为推动社会进步、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平台。
2.4  项目实施效果
经过20年的实践，日本科学未来馆的驻馆科研项目在科研人员中不断积累口碑，在一项针对驻馆科研项目的采访中，受访者肯定了驻馆科研项目在过去20年中的成效，并认为这些项目不仅发挥了引领和示范作用，还促进了资源共享和协作支持，形成聚合效应[20]【补标引著录上述观点的权威原始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观点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请参照国家标准GB T 7714-2015《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著录】。疫情前，日本科学未来馆的年观众量（2014至2019年）均超100万人次[21]【补标引著录上述数据来源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请参照国家标准GB T 7714-2015《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著录】，这使得科研人员能够从公众的多元观点和海量实验数据中受益，有助于项目应用快速迭代和优化。在日本科学未来馆所构建的驻馆科研项目平台上，社会资源共享和协作支持的模式极大地提高了科研人员参与科普的积极性，同时，这个平台还有助于科研人员获得公众对科研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从而提高了科研人员的获得感和成就感。这种积极反馈对于推动科研人员开展科普活动至关重要[22]。
3  日本科学未来馆实验室建设的特色经验
日本政府在科学传播领域引入了学术研究和高校教育领域的“产官学”协同机制，促进科技馆与研究型大学、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以推动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首先，科技馆作为平台，开发、整合、利用科研与科普资源，通过展示研究成果、支持创新创业、产学研交流等方式实现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其次，科技馆以公众为中心，将满足公众迫切的科普需求放在首位，研发、实施展览和教育活动，搭建公众与科学对话的交流渠道，促进科学传播。
3.1  采用自下而上的实验室建设协同模式
日本科学未来馆将驻馆科研项目打造成为众创空间，自下而上汇聚各方力量，既形成了多方合作的横向关系网络，促进人力资源、学术资源与经济资源的流通与汇聚，又打造了从研发到应用的纵向链，促进成果转化和产业创新，同时得到了自上而下的政策支持，包括“政策支持科学”“技术和创新（STI）”“促进社会中的科学”等计划，营造了有利于众创活动、社会对话的环境。
一是形成“科技生产－成果转化－场景应用”的纵向链，构建科研与科普融合的供给体系。首先，在研发阶段，科研人员、工程师、公众等不同领域的参与者形成合作网络，共同参与项目的规划、设计，为成果应用奠定良好基础。其次，在成果转化阶段，发挥科技馆资源汇聚的独特优势，推动优质科研项目实施、促进产学合作。再次，在场景应用环节，科技馆实验室作为实践场所，做强展览、培训、讲座、研学、竞赛等品牌[23]，不同组织和人员的合作关系更具可持续性，有助于达到最佳的科学传播效果。这种模式突破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指令式管理。
二是建立多方合作的科学传播网络，联合大学、研究所、科技馆、媒体等多元主体协同实施创新研发项目，让不同行业的利益相关者和公众共同参与[24]。日本科学未来馆实验室建设基于自下而上、开放性分布式的传播理念，吸纳学会、学校、企业、科研机构、媒体等多主体参与，加速信息的传递以及在不同主体间流动，形成一个去中心化的网络。基于不同层次、不同维度的合作，政府部门、科研机构、社会组织、企业等各方形成广泛的联盟和伙伴关系，有利于发挥各方的优势和能力，这种模式适应了现代信息技术和媒体的发展趋势，鼓励更广泛的参与和协作，满足多元主体的需求。
3.2  基于实验室功能拓展的路径设计
为未来发展培养下一代科研人员和工程师是科技馆的一项重要使命，也是研究型大学、科研机构与科技馆之间共同利益的主要结合点。
一是科学教育层面，科技馆实验室为公众提供了一个更加直观地感受科学的学习场所，让公众更好地了解科学研究过程，掌握科学实验操作方法，从而更深入地理解科学知识。将科学实验仪器直接搬进展厅，并让科研人员在展厅与公众进行互动交流，公众可以近距离地观察科研人员的工作，并随时与科研人员交流感兴趣的问题，使公众在日常生活中接触科学、理解科学、参与科学。通过这种亲身参与和直接感受的方式，公众不再局限于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参与，在参与操作过程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策略，从而引发公众深层次的思考，其科学思维能力也能有所提高，形成对科学日益增长的兴趣，甚至创造性地运用科学，从而形成较高的科学素养[25]。借助这种方式，科学教育从传统的灌输式教学转向真正意义上的建构式学习。
二是科学传播层面，科技馆实验室作为科研人员与公众双向互动的交流平台以及科学文化传播的媒介平台，能够增强双方之间的信任和相互理解，同时也能成为科学文化传播的媒介。科技馆为不同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发表意见、互诉需求、冲突和解、形成共识的交流平台，尤其是在复杂和有争议的问题、新的颠覆性技术上，有助于化解有关各方之间的矛盾和僵局。这种科学传播的过程是双向的：科研人员从公众的反馈中更加深入地了解前沿科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而公众有机会考虑科学与技术、社会之间的影响，在与科研人员相互沟通过程中进行生成性对话。借助这种沟通模式，科学传播建立公众现实生活中建构科学的意义、注重现实生活与社会的联系，逐渐向培养有能力解决各项与科学相关的社会问题的公众过渡。
三是科技创新层面，科技馆实验室不仅可以为公众提供参与科学实验的机会，还可以为科学研究和科技创新提供必要的支持和平台。通过设置公众可参与的科研项目，进一步鼓励公众与科研人员以共创共享的方式合作，公众既作为调查对象，为科学研究提供样本数据，又参与数据收集、分析，推动科学研究。通过驻馆科研项目，科技馆实验室与大学、科研院所、企业合作，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的应用项目研究。在这种模式下，实现了科研科普长效有机结合，营造了全民参与科技创新的科学文化氛围。
4  对我国科技馆实验室建设的启示
【文章对我国科技馆实验室建设的总体情况描述不清，需要补充相关内容，特别是现状和面临的主要问题，不然提出的启示缺乏逻辑自洽，也不具有针对性】
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地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2023年5月，教育部等十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倡导在实验教学方面联合共建创新实验室，充分整合实践资源，全面提高学生科学素质，培育具备科学家潜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青少年群体。据不完全统计，我国超过半数的省级科技馆都设置了实验室[5]，【补标引著录上述数据的原始权威来源信息文献。注意不能仅以增加数据来源描述替代引用著录。若来源文献是图书，请务必要著录引用页码。请参照国家标准GB T 7714-2015《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进行著录】实验室课程主题丰富，按照学科分类设置课程内容，并依据不同人群的需求、不同学科特色设置单次课程、系列课程；然而，科技馆实验室也存在课程开发相对滞后，活动主要集中在周末和节假日开展，活动频次不高，同时实验室相关的专业人员缺乏等问题，导致实验室无法充分发挥其紧密结合科研科普的效应。目前，我国科技馆实验室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需要在实验室建设、管理理念和方法上继续摸索和创新。科技馆与高校、科研院所合作是在现有科学教育资源和工作机制基础上，促进各类资源、功能和优势的匹配、互补，从而实现集成增效的目的。日本科学未来馆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样例，为中国的科技馆展示了引入驻馆科研项目的价值，科技馆和科研院所如何在科普内容建设上各展所长、同步推进，形成合力。随着全社会对科普的重视程度明显增强，科技馆实验室建设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环境。基于我国当前科技馆建设正处长由数量增长向质量提升的转变过程中，结合国情实际，科技馆实验室有针对性地借鉴日本科学未来馆在科研与科普融合中的经验做法，通过畅通科研资源科普化渠道、构建空间与功能聚合的科研科普结合平台、完善驻馆科研项目机制，充分发挥科技馆的场地、科普优势，以及科研院所的专家、科技成果优势，有助于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夯实基础。

4.1  引入驻馆科研项目的价值
【对“驻馆科研项目的价值”的相关论述较少，主要是谈科技馆开展科普的有关资源优势，与“对我国科技馆实验室建设的启示”所需着笔的重点有所出入】
为不断提升国家科普能力，形成带动、辐射全社会共同推进科普的大协同、大合作的科普态势，需要构建社会化协同的科普生态[26]，促进科技馆与高校、科研院所等科研机构的紧密协作，将科研成果及时地、精准地向公众传播，共同致力于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科技馆拥有丰富展（藏）品，能够为观众提供基于实物的体验和基于实践的探究等教学资源，这为引导观众获得直接经验、实现科学认知提供了必要条件[27]。这些展（藏）品包括自然标本、科学实验、科学考察器具、技术发明产品及使用的工具、材料等、科研手稿等[28]，以及以上述科技藏品中的科学实验、科学考察器具、技术发明产品及使用的工具、材料等为原型，研发参与体验型、动态演示型展品，均是科技探索的对象、工具、材料产物，可以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使其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素养。科研人员借助科技馆的设施、氛围和资源，能更好地将晦涩的科学术语和抽象的科学实验变得通俗有趣，提升科普宣传效果。通过引入驻馆科研项目这一运作模式，科研人员在科技馆这个开放的平台上开展科研工作，进行实验、测试和验证，同时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公众易于理解的科普内容，同时也通过实时展现科研人员的科学探究过程，观众得以深刻理解科研人员在探索、认识、利用、改造自然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价值观。因此，驻馆科研项目是科技馆与高校、科研院所发挥各自独特优势的重要结合点，科技馆实验室通过积极引进相关的研究项目，为科研工作者积极投入科普工作、促进科研成果推广应用“搭台唱戏”，很好地展示了科技馆教育、研究、展示的功能，服务于促进学术研究与实践的结合、培养优秀人才培养并推动科普教育，将科技成果应用于社会，从而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
4.2  畅通科研资源科普化渠道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提出及时向公众普及科学新发现和技术创新成果、搭建科技成果科普宣介平台等要求。科技馆实验室为物质资源、财务资源、技术资源、信息资源、人力资源等科技资源的科普转化提供了通畅渠道：一方面，科研人员依托科技馆阵地，联合开展面向公众的科普活动，能够将科研人员在研究中获得的阶段性成果迅速转化为科普内容，从而增加科普内容的时效性，与公众分享最新的研究进展，这种双向的交流不仅丰富了科学传播的形式，也激发了公众对科研成果的浓厚兴趣，增强公众的参与意愿；推动形成科研与科普有机结合的长效合作机制[29]，将科研中的物质资源转化为具体的展览展品、教育活动资源包、科普图文等。科研人员可借助科技馆的科普专业团队和平台开展科研资源的科普创意开发，推动适宜转化的科研成果实现科普化，形成科普图书、科普动漫、科普影视、科普游戏、科普玩具、科普展览展品等科普产品。科研和科普两方面在资源利用、内容传播和社会参与方面形成良性互动，科研成果得以更好地传达给公众，增加了科研成果的可见性，有助于吸引潜在的合作伙伴；同时，科研与科普的良性互动也有助于将科研资源引入科普领域，促使科研资源更加畅通地转为为科普产品和内容，满足实际应用和社会需求，【表意不明、逻辑不清】，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
4.3 构建空间与功能聚合的科研科普结合平台
利用科技馆创设科研与科普融合的实验室有利于通过资源汇聚，实现人员、信息、政策、技术等多领域汇集。从空间上看，可利用科技馆与当地国家实验室、国家重点实验室、新型研发机构、高校院所已有的合作关系设计驻馆科研项目，再逐渐过渡到吸引顶尖级科研人员申报的理想状态。另外，根据国家发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和现代科技馆体系建设的要求，支持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科学共同体等为驻馆科研项目提供科研资源，并依托科技馆实验室场地，配套先进设备的实验设备，围绕当前的国家科技重大项目以及公众关心的科学与技术问题，及时普及重大科技成果。这种方式可以为驻馆科研项目提供良好的实验条件和实验平台，建立共享资源和技术支持的科普工作合作机制，以提高项目的实施效果，促进科学成果的应用和推广。
从功能上看，建设实验室、引入驻馆科研项目有助于实现科技馆“产、学、研、用、展”紧密结合、一体化发展。（1）产。产业环节，利用企业的生产优势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根据市场需求和技术前瞻筛选具有创新潜力的项目开展新技术和新产品的研发工作，并进行实验验证和性能测试。（2）学。培养环节，通过组织科普教育培训班、讲座等活动，培养具备较高素质和专业技能的科学传播人才，并提高他们的科普宣传技巧和沟通能力。（3）研。合作环节，在合作研究、资源整合等方面，场馆、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加强合作，形成实力强大且高效的研究团队。（4）用。转化环节，科研人员通过驻馆科研项目将科研成果应用于实际情境中（科技馆实际展览或科普活动）实现技术转移和技术示范，并为进一步的应用和推广积累经验【谁来做、怎么做？与驻馆科研项目的直接关系是什么？】。（5）展。传播环节，通过主题展览、科普活动的形式让大众直观了解前沿科技，同时，科技馆实验室还向学校、社区提供科学教育内容和实践活动，进一步促进科技成果的传播与应用。
4.4  完善驻馆科研项目评估机制
建立规范的驻馆科研项目管理模式，即遴选、策划、实施、评价的循环式管理系统，对各方面资源进行合理利用、评估和管理，加强项目培育、申报、后续管理工作、落地，推动行业推广与应用。首先，通过调研和评估及时了解科技创新、科学研究成果、主流技术发展趋势，为项目选题指南设置提供依据。其次，设立评估委员会或专家团队，考虑技术可行性、商业化潜力和社会影响等因素，重点遴选创新潜力大、可行性高、应用前景广的项目。第三，设立专项资金和建立产学研用合作机制，并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持，促进资源共享和技术支持，为驻馆科研项目的顺利进行和取得成功提供基础保障；同时，定期评估项目进展和效果，并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和改进，以提高项目的整体效率和质量。另外，引导科技馆实验室有效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和科学普及，进行技术转移和知识产权保护，以确保创新成果的转化。
【结尾部分的“结论”主要是对全文研究内容进行总结，特别是对研究结果和论点进行提炼与概括。补充相关内容】	Comment by 莫小丹: 编辑老师，感谢您对“5.结论”的宝贵意见。由于前4部分已经充分地展示了研究的结果和论点，增加第五部分显得有些重复，因此删去了结尾部分。如果您觉得保留并补充相关内容十分必要，我们也尊重您的建议，并尽快修改。再次感谢您对论文质量提升所做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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